
□ 李风玲

所 在 的 小 城 有 一 家 店 ，叫 作“ 懒

吧 ”。 这 是 一 座 二 层 别 墅 ，一 层 经 营

棉麻女装，二层有一个大厅和几个单

间。大厅里有长几，有书架。顾客可

以坐在大厅里看书闲谈，也可以在单

间里喝茶写字。你可以要一壶咖啡，

在 那 里 坐 上 一 整 天 。“ 懒 吧 ”的 主 题

词，就是：棉麻，文艺，慢生活。

女 主 人 喜 欢 画 画 ，经 常 四 处 写

生。她把“懒吧”做成自己的乐趣，而

不 仅 仅 是 赚 钱 的 工 具 。 但 就 在 这 样

看似懒懒的经营里，却有着非常多的

回头客。每次新款到店，都会顾客盈

门，让店员手忙脚乱。而无论买家还

是 卖 家 ，都 身 心 愉 悦 ，像 朋 友 串 门 一

样就完成了买卖，然后笑语盈盈地互

道再见。

从 小 城 北 行 不 远 ，是 一 座 更 大 的

城 。 那 里 也 有 一 家 店 ，叫 作“ 书 是 书

非 ”。 它 紧 傍 白 浪 河 ，是 一 家 严 格 意

义上的书吧。也是二层小楼，木制的

楼梯，“咯吱咯吱”踩出文艺的调调。

一 楼 的 桌 子 少 ，主 要 安 放 书 架 。

二楼的桌子多，主要供客人看书。饮

品 很 多 ，有 咖 啡 ，有 茶 。 除 了 红 茶 绿

茶 ，还 有 各 种 花 茶 ，茉 莉 啊 ，菊 花 啊 ，

玫瑰啊。店主是非常年轻的女生，姿

容纯纯的，表情淡淡的，不怎么说话，

每 天 就 忙 着 给 客 人 做 茶 点 ，煮 咖 啡 。

书 不 用 她 操 心 ，顾 客 尽 管 自 己 挑 ，自

己拿。看或者不看，书，就在那里。

店 里 的 客 人 也 很 安 静 ，即 便 交

谈，也是悄声低语。他们多数都埋头

沉 浸 在 一 本 书 里 ，面 前 的 一 壶 红 茶 ，

醇厚绵稠，冒着热气。

当 我 慕 名 第 一 次 踏 进 小 店 ，便 被

那 里 优 雅 的 气 氛 惊 艳 到 了 。 我 无 须

买 书 ，我 只 要 坐 在 那 里 。 或 者 ，就 只

是 隔 了 玻 璃 窗 ，呆 望 那 幽 蓝 的 河 水 。

好像也没有什么主客之分，凡是走进

这里的人，本就有着同样的气场。我

们不是主客，我们只是，惺惺相惜。

都 说 腹 有 诗 书 气 自 华 ，不 仅 是

人 ，城 市 也 一 样 。 比 如“ 懒 吧 ”，比 如

“ 书 是 书 非 ”，它 们 给 一 座 城 市 添 加

了丰厚而又隽永的注脚，那是低调的

奢华。

也 许 真 正 能 经 营 好 一 家 书 店 的 ，

也必须是读书人吧。比如“懒吧”，它

的 店 面 不 在 闹 市 ，也 不 靠 大 街 ，但 却

好酒不怕巷子深，那回头客是一拨接

一 拨 ，回 头 客 带 来 了 新 客 ，新 客 变 成

旧客，旧客又带来新客。

就 在 上 周 ，我 去“ 懒 吧 ”买 了 新 的

棉 布 裙 ，离 开 的 时 候 ，漂 亮 知 性 的 女

店 主 忽 然 笑 吟 吟 地 对 我 说 ：“ 从 微 信

上看了你好多文字呢，真是喜欢！店

里来了新的夏凉被，送你一条啊！喜

欢什么颜色？”

我 一 时 ，愣 住 了 。 然 后 便 觉 心 里

有股热热的东西，在涌动翻滚着。这

岂止是一家店啊，这分明像是走进了

自 己 的 家 。 我 想 ，如 果 哪 天 写 字 不

顺，一定来“懒吧”的楼上，找找灵感。

还 有“ 书 是 书 非 ”。 据 说 附 近 原

来也有不少书店，但都关了门。只有

它，还开着。有很多青年志愿者会来

帮忙看店，纯粹义务劳动。店里的玻

璃 门 上 写 着 这 样 的 字 ：“ 开 一 家 可 以

的 店 ，见 一 些 可 能 的 人 。”书 是 书 非 ，

如它门前那只米黄色的吊篮，自在优

游，与美丽的白浪河水相看两不厌。

犹 记 得 20 年 前 ，我 在 威 海 读 大

学。班里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，贫穷

的、富有的，俊俏的、丑陋的。但图书

馆的大门，却对每一个人平等地敞开

着 。 每 个 晚 上 ，每 个 周 末 ，每 个 节 假

日，我都会坐在那里。一想到整个图

书 馆 的 书 都 是 我 的 ，那 股 欣 喜 ，真 的

能让我偷偷地笑出声来。

在 学 校 有 图 书 馆 ，当 踏 进 社 会

呢 ？ 要 是 每 个 城 市 都 能 有 一 个 24 小

时 营 业 的 图 书 馆 就 好 了 。 那 就 是 一

座 城 市 的 书 房 啊 。 这 书 房 属 于 一 座

城市，也属于城市里的每一个人。当

你走进它，就像踱步走进自己的私人

领 地 。 黄 昏 或 者 午 夜 ，阅 读 或 者 小

憩 。 又 或 者 ，躺 在 长 长 的 软 沙 发 上 ，

沉 沉 地 睡 去 。 而 值 班 的 店 员 会 轻 轻

地 走 过 来 ，给 你 盖 上 一 床 薄 薄 的 毯

子。毯子下面，就是书房的温度。

不 是 痴 人 说 梦 。 每 个 城 市 ，都 应

该有这样的书房。每个城市，都应该

有这样的温度……

书房是城市的温度

□ 李希文

前 不 久 去 浙 江 兰 溪 ，连 襟 说 ：“ 去

游 埠 吃 早 茶 吧 。”游 埠 的 早 茶 我 早 就

有 所 耳 闻 ，但 从 来 没 去 吃 过 ，于 是 便

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。

从 兰 溪 城 里 到 游 埠 只 有 20 多 公

里 路 程 。 顺 着 兰 江 边 上 的 一 条 乡 村

公路开车过去 ，半个小时就到了。沿

途的田野风光，很是养眼。

游 埠 是 唐 末 五 代 诗 僧 、画 僧 贯 休

的出生地 ，也是世界级摄影大师郎静

山 先 生 的 故 里 。 这 里 的 人 有 吃 早 茶

的习惯。近些年 ，游埠的早茶已成网

红。除了当地和周边县市的人 ，从全

国 各 地 慕 名 而 来 的 也 不 在 少 数 。 每

天 早 晨 ，游 埠 的 老 街 上 总 是 熙 熙 攘

攘 ，停 车 位 也 经 常“ 一 位 难 求 ”。 这 ，

都是因为早茶的诱惑。

印 象 中 的 早 茶 应 该 是 设 在 茶 楼

之类的楼堂之内的 ，就像扬州的富春

茶 社 那 样 。 游 埠 的 早 茶 却 完 全 颠 覆

了我的想象 ：老街两旁搁着的一块块

长 桌 板 、门 板 ，一 条 条 有 些 老 旧 的 长

凳，便是吃早茶的所在了。

找个空位子坐下来，泡上一杯茶，

吃早茶就算开始了。在游埠吃早茶 ，

你不必纠结在哪家吃 ，因为人家摊主

并不会计较你坐他家的位子 ，吃别人

家的早点。所以，随便找个摊位一坐，

你 就 可 以 把 整 条 老 街 上 的 小 吃 尝 个

遍。这也是游埠早茶的诱人之处。

茶 叶 不 错 ，是 兰 溪 当 地 山 里 的 明

前土茶，茶味清淡，喝着却有种润润的

感觉。其实，在游埠吃早茶，茶并不是

最主要的 ，各种令人垂涎的特色早点

小吃，才是许多人慕名而来的原因。

游 埠 老 街 上 的 早 点 小 吃 品 种 颇

多 ，而 且 味 道 好 ，价 钱 也 不 贵 。 花 上

个三五十元钱 ，就可以尝遍小镇上的

各种美食了。

在 游 埠 吃 早 茶 ，汤 团 是 必 须 要 尝

一 尝 的 。 这 里 的 汤 团 用 的 是 当 地 农

家 自 己 浸 泡 、磨 制 的“ 汤 团 粉 ”，裹 以

用切成细粒的豆腐干、鲜竹笋、落汤青

（当地的一种青菜）和肉丁等炒制而成

的馅料，吃起来味道鲜美，且糯中微带

一点点韧性 ，不黏牙齿。吃这种汤团

的时候 ，老吃客们会在碗中撒上一点

白胡椒粉 ，胡椒的辛香能很好地提升

汤团的口感，增加味觉上的鲜香感。

鸡 子 馃 也 是 去 游 埠 必 吃 的 传 统

美食之一。“鸡子”在兰溪方言里就是

鸡蛋的意思，而“馃”指的是用面粉或

米粉做成的馅饼。这种名列“兰溪十

大 名 小 吃 ”的 鸡 子 馃 ，以 香 葱 和 夹 心

肉丁为馅料，在用平底锅煎制时，将打

好的生鸡蛋灌入其中 ，使蛋液与包在

馃中的肉和香葱馅融为一体。香葱是

鸡子馃的“灵魂”，做鸡子馃必须放入

很多香葱 ，因为香葱中的空洞是蛋液

能够均匀分布在馃内的奥妙所在。

还 有 豆 腐 汤 团 ，也 是 很 值 得 一 尝

的 特 色 小 吃 。 豆 腐 汤 团 不 是 人 们 一

般 理 解 的 以 豆 腐 为 馅 的 汤 团 。 恰 恰

相反 ，它是一种将馅料包在豆腐里面

的汤团。豆腐汤团的做法有些特别 ：

先要把用卤水做出来的老豆腐捣碎 ，

放 入 调 料 ，搅 成 糊 状 。 再 盛 一 碗 面

粉，并将其压实，形成中间低、四周高

的漏斗状。然后 ，用调羹把豆腐舀入

面粉碗中间的凹处 ，将肉馅放入豆腐

内 ，再 轻 轻 晃 动 粉 碗 ，让 面 粉 均 匀 地

裹 在 豆 腐 外 面 。 待 其 渐 渐 定 型 呈 球

状 后 ，立 即 放 入 用 猪 骨 熬 制 的 鲜 汤

里 。 待 煮 熟 后 ，连 汤 一 起 盛 入 碗 中 ，

撒上些葱花。吃到嘴里 ，那鲜香爽滑

的感觉，妙不可言。

在 游 埠 吃 早 茶 ，肉 沉 子 也 是 一 道

无 法 抗 拒 的 美 食 。 肉 沉 子 据 说 是 以

前兰溪女婿们的“专属点心”，是丈母

娘 专 门 做 给 女 婿 吃 的 。 所 谓“ 肉 沉

子 ”，其 实 就 是 在 生 鸡 蛋 黄 中 放 入 肉

馅 ，然后做成水潽蛋。这道小吃的制

作难点 ，是将肉馅放入生鸡蛋黄的过

程 。 三 根 筷 子 ，一 只 杯 子 ，这 是 做 肉

沉子必用的工具。制作时 ，先将鸡蛋

打 入 杯 子 ，然 后 左 手 持 一 根 筷 子 ，在

蛋 黄 中 间 戳 一 个 小 洞 并 小 心 撑 住 洞

口 ，再 用 右 手 持 两 根 筷 子 ，把 调 好 的

肉 馅 一 点 点 塞 进 蛋 黄 里 。 整 个 过 程

必 须 左 右 手 紧 密 配 合 ，小 心 翼 翼 ，既

不能把蛋黄弄破 ，还要尽可能在蛋黄

中塞进更多肉馅。做肉沉子的高手 ，

能 在 一 个 生 鸡 蛋 黄 里 塞 入 一 两 左 右

的 肉 馅 。 想 想 当 年 的 丈 母 娘 们 为 了

疼爱女婿，也是拼了。

游 埠 早 茶 的 小 吃 远 不 止 这 几

样 。 炒 索 粉 干 、酥 饼 、馄 饨 、印 馃 、牛

肉 面 、粽 子 、发 糕 、角 带 酥 等 ，都 是 值

得尝一尝的。

吃 完 了 早 茶 ，在 游 埠 古 镇 的 老 街

巷里走走 ，也是不错的享受。镇上的

商铺仍保留着原汁原味的自然形态 ，

没有过度开发、千人一面的现象。这

一点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。

漫 步 游 埠 古 镇 ，一 种 根 植 于 地

域、历史和人文，质朴、自然的乡土气

息扑面而来。这 ，正是它让人们着迷

的地方。

去游埠吃早茶

□ 宋建峰

受 著 名 作 家 柯 灵 老 先 生 散 文

《巷》启发，1998 年，我写了一篇《南通

的 小 巷》，刊 登 在《江 海 晚 报》上 。 那

时我读高一，为拙文第一次发表兴奋

了 好 一 阵 子 。 南 通 小 巷 最 具 代 表 性

的 就 属 寺 街 了 ，每 每 想 起 它 的 过 往 ，

我都直想穿越到明朝或清朝，在寺街

上 租 一 间 宅 子 住 下 来 ，与 那 些 大 儒 、

高 僧 们 为 邻 ，与 那 些 诗 人 、画 家 们 为

友，探寻千百年来这座江海明珠城厚

重绵长的根脉与文气。

向 阳 门 第 春 常 在 。 寺 街 宅 院 的

大门要么朝东要么朝南，其格局折射

出 带 有 淮 扬 传 统 民 俗 的 祖 居 特 色 。

寺街之所以称之为“街”，是缘于过去

的 州 官 要 途 经 此 地 到 万 寿 宫 请“ 圣

安 ”，“ 巷 ”又 怎 能 配 得 上 当 时 的 排 场

呢 ？ 晚 唐 始 建 的 天 宁 寺 香 火 缭 绕 。

寺 院 钟 声 响 起 ，飘 进 隔 壁 的 校 园 ，伴

着莘莘学子悦耳的读书声，回荡在悠

长的小巷里。

去 年 国 庆 假 期 回 南 通 探 亲 ，一 个

人拖着客居山城近十年的影子，再次

踱 步 走 进 了 寺 街 。 巷 里 开 了 一 些 陌

生的小店，有位年轻人在巷头卖些珠

宝首饰，店内还挂着一些他的小品画

作，一位妙龄女子正在津津有味地挑

选着心仪的珠子，屋内静得只听见她

拨动珠子弹出的清脆声。

多 年 未 走 进 这 条 小 巷 了 。 第 一

次 听 说 寺 街 ，来 自 一 篇 媒 体 报 道 ，后

来 又 听 高 中 班 上 一 位 姓 解 的 同 学 说

起，她爷爷以前就住在寺街 50 号。所

以每到寺街，我都要好奇地路过 50 号

一 探 究 竟 ，可 惜 每 次 都 关 着 门 ，平 添

了一份神秘感。寺街解氏听闻不多，

倒是袁氏、范氏、李氏、徐氏等十多个

家族，在书画、诗学、教育等领域名扬

古 今 。 明 万 历 己 丑 年 进 士 袁 九 皋 家

族 繁 茂 ，走 出 了 著 名 教 育 家 袁 运 开 、

艺 术 家 袁 运 甫 和 袁 运 生 等 后 人 。 整

个 范 氏 从 明 万 历 二 十 三 年（1595 年）

的 贡 生 范 应 龙 开 始 ，诗 书 传 家 ，人 才

辈出，今以画家范曾为著。清朝南通

籍清官福建按察使李玉鋐，其第四子

便 是“ 扬 州 八 怪 ”之 一 的 李 方 膺 。 寺

街 59 号 据 说 是 近 代 国 学 大 师 徐 益 修

的祖宅，其弟为“中国四大古琴家”之

一的徐立孙，创办了梅庵琴社。

如 今 ，李 方 膺 的 梅 花 楼 早 已 不

见，寻寻觅觅，我途经一入户花园，迎

面 墙 上 挂 着“ 南 通 梅 庵 琴 社 ”字 样 的

木刻牌匾映入眼帘，想必此处常能听

到悠扬的琴声。循着主巷一直向前，

透过一扇虚掩的门，我发现了满园的

秋色，还有一树红彤彤的柿子。在院

主 的 允 许 下 ，我 欣 然 跨 过 门 槛 ，一 只

雪 白 的 猫 伏 在 屋 檐 下 朝 我 喵 了 几

声 。 小 院 由 正 厅 、侧 房 和 花 园 组 成 ，

静谧而祥和，恰若大隐隐于市。正厅

内两侧挂满了字画，大门正上方红底

金字的“长寿之家”牌匾尤为显眼，落

款 ：甲 午 范 曾 。 在 这 移 步 皆 风 景 、转

身不寻常的寺街小院，真乃若无闲事

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啊。走过史

白 烈 士 故 居 ，脚 步 停 在 了 寺 街 125

号。实验小学旁竟藏着清乾隆五十四

年（1789 年）状元胡长龄的老宅子，胡

长龄官至礼部尚书，时称“江东三俊”

之一。若不是门外挂着标牌，这座一

堂三进式老宅，谁能想象出里面装满

了状元公儿时苦读或是戏耍的身影。

寺 街 里 名 人 故 居 、历 史 建 筑 、革

命遗迹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遍布。作

为人文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街区，如

何激活这些历经岁月侵蚀的老建筑、

老 宅 院 ，对 其 积 淀 数 百 上 千 年 的 建

筑、名人和民俗文化等进行挖掘梳理

和择优传承？

北 京 南 锣 鼓 巷 、杭 州 南 宋 御 街 、

苏州山塘老街以及成都宽窄巷子、重

庆 磁 器 口 之 类 的 街 巷 和 古 镇 似 乎 给

出 了 答 案 。 繁忙过后，人们往往需要

这样一个去处，可以看看京剧听听评

弹，喝喝盖碗茶涮涮火锅，在快节奏的

当下让身心小憩一下。寺街的身段不

亚于这些街镇，为何却仍待字闺中呢？

我 边 想 着 ，边 走 进 一 家 理 发 店 ，

在寺街理个发，也算是我曾来过。店

主是寺街当地人，见我对寺街现状略

感 遗 憾 ，她 告 知 我 ，这 片 街 区 正 在 进

行居民腾迁，即将实施保护规划和修

缮利用。10 年前，我曾写过一篇关于

寺街街区保护与改造设想的小文，以

一 文 之 力呼吁断然不能奏效，只有将

期盼寺街保护与改造的梦想深深埋藏

于心底。今突然接到这个消息，忽有

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寺街已在

灯火阑珊处之感，一时竟无语凝噎。

步 出 寺 街 ，濠 河 北 岸 波 光 粼 粼 ，

碧 水 将 闪 闪 的 光 芒 投 射 在 北 极 阁 城

墙遗址上，团团光幕仿佛将通城的历

史 信 息 和 文 化 记 忆 一 一 呈 现 在 古 城

墙上，不断织补着眷眷的乡愁。

而 乡 愁 与 梦 想 ，极 似 藏 在 寺 街 里

一首迷人的诗。

寺街拾梦

□ 刘宏江

“ 独 立 寒 秋 ，湘 江 北 去 ，橘 子 洲

头 …… ”

这 是 一 代 伟 人 毛 泽 东 著 名 的《沁

园春·长沙》的起句。诗词深沉慷慨，

大 气 雄 浑 ，读 来 荡 气 回 肠 ，令 人 感 奋

不已。

长 沙 ，湘 江 ，橘 子 洲 。 这 些 地 方 ，

与一位伟人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，

让我向往之至。

初 夏 ，正 是 一 年 中 最 好 的 时 光 。

我和几位友人千里奔波 ，相约来到历

史文化名城长沙 ，感受湖湘文化的独

特魅力。入住酒店、用罢晚餐后，大家

不顾旅途劳顿，纷纷提议，去看一看被

誉为“中国第一洲”的长沙市著名景点

橘子洲。打车来到位于城西的湘江岸

边，已是暮色四合、灯火璀璨的黄昏。

隔着辽阔江面和滔滔江水 ，远远地眺

望一眼橘子洲模糊的轮廓 ，便匆匆而

返，意犹未尽。翌日一早，大家再次建

议，去橘子洲公园参观游览。

橘 子 洲 ，凌 袅 袅 碧 波 之 上 ，也 称

水 陆 洲 、长 岛 、橘 洲 。 这 座 位 于 湘 江

中 的 狭 长 江 心 洲 ，以 遍 植 橘 树 、盛 产

美 橘 而 得 名 。 唐 代 大 诗 人 杜 甫 途 经

此地，挥笔写下“橘洲田土仍膏腴”的

千古佳句。宋代理学家、教育家张栻

曾在岛上居住 ，朱熹从福建专程来此

拜访过他。20 世纪初，因为毛泽东和

他 那 首《沁 园 春·长 沙》，橘 子 洲 更 是

名扬天下。

1913 年 ，从 湘 潭 韶 山 冲 走 出 来 的

毛 泽 东 ，以 优 异 成 绩 考 入 位 于 长 沙

的 湖 南 第 一 师 范 学 校 。 在 校 期 间 ，

他 勤 奋 好 学 ，博 览 群 书 ，思 想 活 跃 ，

见 解 独 到 ，特 别 关 心 时 政 ，同 学 们 亲

切 地 称 他“ 时 事 通 ”，并 且 都 喜 欢 聚

集 在 他 周 围 ，交 流 学 习 心 得 ，畅 谈 人

生 国 事 。

“ 携 来 百 侣 曾 游 。”周 末 和 暑 假 ，

毛泽东、蔡和森、罗学瓒、张昆弟等几

位志同道合的同学 ，经常相约走出校

门 ，或 登 临 岳 麓 山 巅 ，或 漫 步 橘 子 洲

头。一群思想进步的青年学子 ，时而

凝 神 静 思 ，时 而 随 意 漫 谈 ，时 而 欢 声

笑语 ，时而慷慨激昂。他们或臧否人

物，或感慨人生，或针砭时弊，或瞻望

未来。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。”他们

年轻的身上 ，洋溢着热忱如火的青春

气 息 ；他 们 宽 厚 的 胸 腔 内 ，正 孕 育 着

光焰万丈的革命理想。

毛 泽 东 ，这 个 一 向 喜 爱 体 育 锻

炼 、提 倡“ 文 明 其 精 神 ，野 蛮 其 体 魄 ”

的年轻人 ，每次来到位于橘子洲头的

湘 江 边 ，总 是 抑 制 不 住 内 心 的 激 动 ，

不 听 别 人 劝 阻 ，不 顾 江 流 湍 急 ，第 一

个勇敢扑入滔滔江水 ，兴致勃勃地畅

游一番。“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。”不

是吗？置身于这汹涌澎湃的江水 ，那

是何等的畅快淋漓 ，又需要怎样的胆

魄和力量呵！是滚滚不息的湘江水 ，

砥砺了这个年轻人钢铁一般的意志。

“ 身 无 半 文 ，心 忧 天 下 。”这 就 是

青 年 毛 泽 东 。 这 个 从 偏 僻 小 山 村 走

出 来 、经 常 穿 补 丁 衣 服 的 农 民 的 儿

子 ，虽 为 一 介 书 生 ，但 他 总 是 以 自 己

崇高的人格魅力和豪迈的精神情怀，

感染着、影响着身边的每个人。

我 能 想 象 出 ，血 气 方 刚 、怀 揣 远

大抱负的青年毛泽东 ，对中华民族前

途和命运的思索和追问 ，从来就没有

停 止 过 。 他 希 望 用 自 己 的 青 春 智 慧

和 毕 生 精 力 ，和 亿 万 中 国 人 民 一 道 ，

改造眼前这个风雨如晦、千疮百孔的

旧 中 国 ，彻 底 摆 脱 被 人 欺 凌 、任 人 宰

割的命运。站在橘子洲头 ，面对辽阔

江 天 、如 画 美 景 ，他 并 不 像 一 般 赋 客

骚人那样去吟弄风月 ，而是抛开心中

的小我 ，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

联 系 在 一 起 。 他 感 慨 万 千 ，直 抒 胸

臆 ，用 一 腔 浓 重 的 湖 南 乡 音 ，大 声 发

出“ 怅 寥 廓 ，问 苍 茫 大 地 ，谁 主 沉 浮 ”

的天问式浩叹。

而 这 一 切 ，不 仅 仅 停 留 在 诗 人 毛

泽东那浪漫奇崛的想象中 ，更贯穿于

他 上 下 求 索 的 伟 大 实 践 。 他 亲 手 开

创 并 为 之 奋 斗 一 生 的 千 秋 伟 业 ，彻

底 搬 掉 压 在 中 国 人 民 头 上 的“ 三 座

大 山 ”，建 立 起 人 民 当 家 作 主 的 新 中

国 ，实 现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更 生 再 造 ，并

以 更 加 昂 扬 的 姿 态 ，屹 立 于 世 界 民

族 之林。

橘 子 洲 上 ，绿 树 葱 茏 ，芳 草 萋 萋 ，

池 水 清 碧 ，有 亭 翼 然 。 伫 立 望 江 亭

前，举目远眺，但见江天一色，百舸争

流 ，我的心胸也为之一阔。漫步江边

小 道 ，沐 浴 习 习 江 风 ，回 顾 那 如 火 如

荼 的 峥 嵘 岁 月 和 波 澜 壮 阔 的 革 命 征

程，一时心潮逐浪，意绪难平。

橘 子 洲 头 ，一 座 高 32 米 、长 83

米 、宽 41 米 的 青 年 毛 泽 东 巨 幅 塑 像 ，

如雄伟的山岳一样巍然矗立 ，人们在

很远的地方 ，一眼就可以看到。那塑

像长发飘逸，面容俊朗，表情凝重，目

光深邃 ，既凸显一代伟人卓尔不凡的

诗人气质 ，又充分体现出他忧国忧民

的 思 想 境 界 和 立 志 献 身 于 中 国 人 民

革命事业的豪迈情怀。

漫步橘子洲头，循着伟人足迹，面

对眼前这漫江碧透的湘江水和远处层

峦叠翠的岳麓山 ，我不由得重温一遍

那壮怀激烈、瑰丽奇崛的词章——

“ 指 点 江 山 ，激 扬 文 字 ，粪 土 当 年

万户侯。”

橘子洲头忆往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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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毛泽东塑像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□ 胡佑志

若 不 是 亲 眼 所 见 ，很 难 想 象 有 这

么 一 个 三 面 环 水 、背 面 靠 山 的 古 镇 ，

屹立在滔滔江水畔的悬崖之上。

从 贵 州 省 赤 水 市 驱 车 半 小 时 ，就

到了丙安古镇。一抬头，一座高大雄

伟的铁索桥横跨在赤水河上，醒目的

“长征”二字庄严肃穆，桥两侧红旗飘

扬，让人不由得想到当年红军四渡赤

水的英勇壮举。

走 过 铁 索 桥 ，距 离 河 畔 十 余 米

处 ，一 块 块 巨 大 的 青 色 岩 石 矗 立 眼

前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在这大石头的

上方，居然修筑起了一排排错落有致

的木结构楼房。原来，丙安人为了充

分 利 用 空 间 ，在 崖 石 下 筑 起 水 泥 桩 ，

形成独柱高楼，蔚然壮观。站在崖下

仰 望 ，神 奇 的 巨 石 托 起 一 座 座 楼 房 ，

虽历经岁月洗礼，依然稳固如初。

崖 石 的 缝 隙 处 ，有 一 两 米 的 进 出

口。顺着青石台阶上行，便到了古镇

的东华门。东华门是石拱形，能容三

个人过去。街上没有任何代步工具，

有的只是来来往往的过路人，或许都

是游客吧。脚踩着长条形的青石板，

两边是错落有致的木排房，红漆的木

门 、木 楼 。 一 个 小 女 孩 站 在 店 铺 前 ，

望着过往游人，一条小白狗在她身边

摇头摆尾。我走进一家店铺，挑选了

豆腐干、辣椒面。这两样东西虽说哪

儿 都 能 买 到 ，但 丙 安 人 说 ，他 们 的 东

西货真价实，不掺假，品质好，光是辣

椒面，一年就能卖出两三吨的量。

街 道 上 一 点 也 不 喧 闹 ，仿 佛 陶 渊

明 笔 下 的 世 外 桃 源 ，古 朴 ，宁 静 ，祥

和 。 走 了 大 约 300 米 ，我 在 红 一 军 团

纪念馆驻足，参观馆里的枪支、弹药、

军服、纪念章、手摇电话机等，还有红

军使用过的斗笠、蓑衣。看到这些陈

列的物品，四渡赤水的壮举仿佛历历

在目。

走 出 纪 念 馆 ，天 公 不 作 美 ，飘 起

了纷纷细雨，街道上三三两两的人撑

起 了 伞 。 雨 点 从 楼 顶 的 檐 口 滴 落 下

来，溅起水花，我不由得放慢脚步，体

会 这 雨 中 即 景 。 远 处 的 山 ，雨 雾 缭

绕 ，一 条 公 路 蜿 蜒 在 赤 水 河 对 岸 ，奔

腾 的 车 流 越 过 山 间 。 古 镇 背 靠 的 青

山经过雨水浸染，更显妩媚妖娆。升

腾的雾气笼罩在半山腰，古镇似一座

悬空的古堡兀立在河畔悬崖上，仿佛

蓬莱仙境。

转 过 几 个 小 弯 ，就 到 了 古 镇 尽

头。一条青石板路依偎河边，这便是

当 年 的 丙 安 纤 夫 道 。 虽 然 见 不 到 纤

夫的身影，但我能感受到他们拉船的

艰辛。循迹而去，码头依稀尚存。码

头 上 堆 砌 的 石 块 ，纤 夫 拉 船 留 下 的

“ 牛 鼻 子 ”“ 石 墩 子 ”比 比 皆 是 。 有 的

石块上还有一个小洞，大概是纤夫拉

船 停 泊 时 拴 绳 之 用 。 想 想 当 时 的 艰

苦 ，不 觉 一 阵 凄 凉 。 码 头 已 成 过 往 ，

转眼已是百年。

悬崖上的古镇

本版插画 王超


